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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陆琦
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

20年代。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植物分类学
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比如：经过 40多年、四
代人共同完成的 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曾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
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在这两项工作中，有一个人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就是投身植物分类学研究 60余年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王文采。
只要一和人说起植物，说起出外考察的经

历，这位 86岁高龄的老人就兴趣盎然。尽管早已
没有了科研任务，可他仍割舍不下倾注了一生心
血的专业，“除了一周去趟标本馆，其余时间都在
家研究，希望多少做点工作”。王文采说。

两位恩师功不可没

1945年，王文采从北平第四中学毕业，考入
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对植
物分类学产生兴趣，是源于大三时上的植物分类
学课。
“大三开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由北平研究院

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先生任教。那时候，我还
没对分类课特别有兴趣，就觉得他讲得挺好。”王
文采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林镕讲课的时候，一手拿着植物标本，一边
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图，讲述有关植物的科、属特
征。

1948年 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同学到
玉泉山野外实习。那一次的实习给王文采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开花的紫花地丁、蒲公英……林老
随手采起开花的标本，讲这个植物所代表的科属
特征、花的构造。我特别佩服林老，什么植物他都
认识。”
受林镕影响，王文采常在暑假独自到郊外跋

山涉水，八达岭、门头沟、西山……采集了许多标
本，并就地绘出许多植物的外形图和花部构造
图。
王文采采了不少灌木、草本植物的标本，遇

到问题就跑到林镕家里，请他鉴定标本。“我去的
时候，他正在编写《福建植物志》，壳斗科、樟科等
科的文献、笔记都是手抄的，一大堆。画图、写字
都很漂亮，我非常钦佩他，是他将我领入植物分
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入了植物分类学的

大门，那么胡先骕先生将王文采真正引入了植物
分类学的研究之路。
王文采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

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
学三门课的助教，而非他最喜欢的植物分类学。

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从内
地回北京，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兼任教
授，担任他助教的恰巧是王文采的师兄王福全。
王福全知道王文采对植物分类一直很感兴趣，他
热心地将王文采介绍给胡先骕。

1949年初冬，胡先骕把王文采找去了。当时
的场景，王文采还清晰记得。
“胡先生说话有点儿结巴，他说：‘我听说

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
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特别高兴。
胡先生还让我找静生生物所标本馆负责具体
事务的总管夏纬琨先生领稿纸，还派景天科专
家傅书遐先生把 5000 种植物的一个名录给我
送到师大。”

其实那时候，王文采只有大三时植物分类那
点儿知识，还没学过植物学拉丁文，植物分类学
的文献看不懂，考证的方法也不懂，《国际植物命
名法规》也没学过，根本没有编一本《中国植物图
鉴》的能力。但是，他就是有兴趣，硬着头皮到静
生生物所看标本。
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

植物部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上海生物科学社
植物部分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
胡先骕的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
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从事植物分类学
研究，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野外考察乐在其中

作为一位植物分类学家，在 60余年的学术
生涯中，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
到过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区，曾深入
到许多人迹罕至之域，获得大量第一手研究资
料。
“第一次去野外调查、采集标本是在 1950

年。”王文采记得当时刚调到植物所，所里决定编
写《河北植物志》，为了编写此志需要采集早春开
花的植物标本。1950年至 1951年间，王文采曾
先后到上方山、百花山、小五台山、雾灵山、六里
坪子等地采集。

1953 年，全国范围的综合大考察开始了。
1953年 4月到 11月，王文采和李世英等人组成
广西队到广西西南部考察橡胶宜林地。
“参加广西队考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南下过长江到达华南，在汉口下火车乘渡轮过
江，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修建，看到清澈东
流的浩荡江水，不胜激动；到广西后见到甲天
下的桂林山水，真是高兴；最使我高兴的是在
龙州大青山山谷中，第一次见到了茂密的热带
雨林，令我兴奋不已。”现在回想起来，王文采
还很兴奋。
在那次考察中，王文采要协助队长李世英搞

好宜林地调查，并负责撰写报告，还有不少植物
群落调查工作，任务繁重，但他还是尽量找时间，
解剖一些热带植物科、属的花，并尽力绘图。

1954年，王文采又到江西武功山进行采集
和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工作。“这次在武功山考察，
如同在广西龙州大青山首次看到热带雨林植被
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我国亚热带中山地带的以樟
科、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眼界大
开。”

1955年，中苏云南联合考察团成立，两国科
学院的动植物研究人员合作考察云南的生物区
系。植物区系调查区域选择在云南东南部屏边大
围山一带。
“看到这么丰富的植物区系，我就像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绝大多数树种以及灌木、草本都不
认识。”王文采向记者描述，山谷中的热带雨林极
为茂密，其林层结构和植物种类，比 1953年在广
西大青山看见的丰富复杂，低山山坡上散生的高
大的董棕，形成了一种独特景观。在雨林中，多数
高大乔木都有光滑、浅绿色的树干，枝下高度很
大，很难攀援，向上望去，不要说花、果，就是叶子
的形状也不容易看清楚。后来到大围山，一天夜
里大雨倾盆，在全队下山途中，经过来时走过的
一段二三百米的山谷，只见原来茂密的森林已全
部被冲到山谷中，树干杂乱地覆盖了整个山谷。

看到这种景象，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大家感到
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

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中，王文采不幸
得了恶性疟疾，连续高烧，只好返回昆明，住进昆
华医院。到 12月，他病势越发严重，多日高烧不
退，吃药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四名
青年同志为王文采输血 1600毫升。“这一大罐血
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
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 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数十年间，王文
采多次到达我国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考察植
物区系，尤其在西南山区看到不少能挺过冰期孑
遗下来的活化石种类。“我没有去过新疆天山、内
蒙古，很想去看看那里的植物区系，但现在身体
不允许了，实在遗憾。”王文采说。

学术研究志向不变

1953年，由植物所分类室主任汪发瓒提出
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以解决全国鉴定标本
的需要，并决定先编豆科和禾本科服务农业。汪
发瓒和唐进两位单子叶植物专家放下了兰科、百
合科等科的研究任务，亲自领导豆科的编撰。分
类室的全体人员都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与此同
时，全国搞禾本科的专家都集中到南京大学，由
禾本科专家耿以礼牵头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
说》的禾本科部分。
“那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尤其是汪发瓒

和唐进两位老先生做的工作最多。但 1956年，两
位老先生离开了分类室领导岗位后，《中国主要
植物图说》就流产了。”

王文采补充道，1955年《中国主要植物图
说·豆科》出版后，《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的蕨类部
分单出了一本，1958年出版了《中国主要植物图
说·禾本科》，共出版了三本。

1958年，商业部和中科院联合开展全国野
生经济植物大普查，还有一些大学教授提出在
10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的编著。随后，中科院
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全国从事分类学
研究的专家都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
中，包括王文采所在的分类学室。
“实际上，编写植物志需要长期的积累，《中

国植物志》的多数科都很复杂。像秦仁昌先生编
写的第一卷，那是多少年的积累。”王文采说，“分
类学有两个基础条件———文献能否收全、标本能
否收全，都不容易做到十全十美，而且分类学有
不少类群难于区分，困难的问题是不容易在短时
间内解决的。”

1965年初，植物所分类室抽出 10 个人，脱
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和崔鸿
宾、陈心启组成领导小组，由王文采负责。“他
们俩主张采用图鉴的规格；我主张采用图说的
规格，就像植物志，附检索表，好找区别特征。
争论了好久，最终我妥协了，就用了图鉴的规
格。”

就这样，10 个人从 1965 年 5 月开始编写
工作。“那时候大家都三十八九岁，干劲很大。”
到 1966年 6月，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
完了。可是，“文革”来了，编写工作也就停止
了。

1969年，由于珍宝岛事件，我国和前苏联关
系紧张，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开始备
战。同年 11月，王文采等编写了《江西中草药》。
紧接着，《广东中草药》、《湖南中草药》、《湖北中
草药》等也都编写出来。
“全国掀起了中草药运动，各个地方陆续将

鉴定不出来的标本寄到植物所，这使大家又认识
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著的重要性。所以，从
1971年起，因‘文革’而停工的《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又恢复了。”

1971年，汤彦承组织了编写图鉴的五人领导
小组，老中青“三结合”，包括汤彦承、王文采、曹
子余、吴彰桦、邢公侠，实际管事的是汤彦承和王
文采，全分类室都参加了进来。“把第二卷没写完
的补上，很快就把两卷的稿子写出来了。出版社
也很支持，当时他们工作人员都下放五七干校
了，我就到通县印刷厂当校对。”
王文采告诉记者，前两卷出来后，向全国征

求意见。主要有两点反馈：不少大属选种太少，
比如，柳树有 200多种，只选了 20 种；另外，没
有检索表，近缘种类间的区别特征没有说明，
难于鉴定。“可是第二卷已经出了，只能出补编
来弥补不足之处，就是补充第一、二卷的大属
的种类。这一增加，除了补编二卷，正编四卷变
成了五卷。”王文采说。
到 1983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共出版了

正编 5 册，补编 2 册，收载我国高等植物近
15000种，其中 9082种配有墨线图，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在王文采看来，《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是个普及的工作。在全国，不光是
对分类学，对农林、轻工、资源植物利用等方面，
以及植物学教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7年，王文采作为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对此，王文采只是淡然一笑，
“它是全国合作的一个产物，我没做什么事，主要
担任了组织工作。”
在《中国植物志》完成后，王文采一直强调研

究视野要开拓到世界范围。“为什么欧洲有那么
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 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进
行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深入去
做。”
不过，近几年，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似乎陷入

了低谷，各个省区的植物所分类学的研究力量有
所减弱，高校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分类学的课时正
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这令王文采既担忧又无
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王文采说，“中国
那么大，东西南北中，总要有些人把分类学这方
面的工作搞下去，地方植物志的修订，地方植物
区系的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工作量不小，
总要一点点搞下去。”

人物介绍：

王文采，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1926 年 6 月 5 日生于山东济南。
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93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
的研究。对被子植物的一些重要的大类群，如毛
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进行了深入的分类学
与系统学研究，共发现 20 个新属，540个新种。
在深入研究许多植物现代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提
出了我国植物区系中的 16个间断分布式样。根
据对我国 96个科植物分布区的分析、研究，发现
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样和 3条迁移路线，并提出了
“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的发展早期
在此形成了发展中心”的论断。王文采主持的、全
国共有 130位专家编著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和《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荣获 1987年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获得了中科院等部门多项
奖励。共发表论文 100余篇，著作 10部。

王文采：摸清祖国植物家底

李云飞：万物唯度
姻本报记者 郭勉愈

2010 年 4 月的一天，春光明媚，北京玉渊
潭公园内樱花盛开。许多游人一进公园便被悠
扬的琴声吸引。原来是一位中年人正在弹奏古
琴，他的身后悬挂着十几幅书法作品，字体极
富特色，每一笔都像是一片竹叶。

2011 年早春，京城瑞雪纷飞。到紫竹院公
园欣赏雪竹的游客们看到，在白雪覆盖下的青
翠竹林里，一位身着红色唐装的中年男子正在
抚琴。琴声空灵，古琴、雪竹构成一幅优美的图
景。

这位在樱花下、竹林里弹奏古琴的雅士名
叫李云飞，笔名度知，是度学的创始人。虽然他
的身上富有古典文化气质，然而从事的工作却
是宣传普及现代科学———他是北京市海淀区科
协的常务副主席。

今年 2月份的一天，《中国科学报》记者来
到李云飞的办公室。办公室布置得古色古香。
右手靠墙是一长排书柜，摆满了书。正面茶几
上放着砚台、茶洗，造型古朴生动。办公室中间
是一张宽大的画案，陈设着文房四宝。左手沙
发边是一丛盆栽竹子，姿态清奇。四周的墙上
悬挂着李云飞的书法与绘画作品。

李云飞思路敏捷，十分健谈，说起自己创立
的度学以及自己热爱的科协工作来滔滔不绝。

学问与书画

大学毕业后，李云飞长期在海淀区委、区政
府工作。也许是和学哲学出身有关，他习惯于
从哲学的思维和视角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生活。
通过长期的研究、分析，李云飞总结出了许多
带有规律性的思想和见解，在融合传统的儒
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学精要的基础之
上创立了度学。
李云飞解释说，度学是关于阐释度的本质

及把握度的规律和方法的哲学，是关于动态平
衡、和谐的哲学新说，是境界论和方法论。度学
的核心是提倡“万物唯度，万事唯度”。度的路
径或者主线是“适度”，“一切以适度为上、一切
以适度为优”。
李云飞对“度”的定义是：“维系事物自身平

衡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并达到统
一的存在。”这个定义包含四个层面的意义：度
是动态平衡；度是自动调适的过程；度是觉醒
的境界，即事物对自身运行状态的清醒认识；
度是“度场”，在“度场”中，多种事物和谐相处，
形成共同体，以系统整体的高级状态运行。
在李云飞看来，人类遇到的一切问题尽管

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千变万化，但都可以归结
为对“度”的把握。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概念和
哲学思维，它体现着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境界。
一旦人们对度的把握上升到自觉状态，人性的
自我开发、自我管理、自我经营的自由之门将
被真正打开。人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人
生的动态过程中去，以自新、变化、发展的态度
看待一切，在动态中不断寻求、实现新的平衡
与和谐，善于换位思考、多角度思考，保持“大
度兼爱”的境界和处事方式，实现共生、共存、
共幸福。
李云飞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肯

定。季羡林称“度”的思想为“天人合一”。张岱
年题词：“祝李云飞度的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
和谐与愉快。”杨振宁的题词则是：“我感受到
了度的极大冲击力。”
很多科学家也认为，李云飞的度学为一些

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国家气候变化专
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
士在“度学与文化强国”论坛上说，目前城市的
发展速度太快，城市环境失去了平衡，这就是
发展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度”。王码五笔字型发
明人王永民则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失
“度”的现象，只有在各方面自觉把握好“度”，
国家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在创立学说的同时，李云飞积极探索其哲

学思想的艺术化表达方式。因为从小喜欢书
画，他自然而然地通过书画来寄托情怀，进而
独创了度体书法。
李云飞把竹叶的形状巧妙地融入书法中，

每一笔画如在微风中自然飘动的竹叶，潇洒自
然，自成一体。李云飞告诉记者，自然界万物是
最好的老师，他多次深入竹林，仔细观察竹叶
的动、静，形神与状态，也游历了很多地方，师
法自然。通过长期的练习与揣摩，他终于掌握
了竹叶形态的基本规律。“现在拿起笔来，竹叶

便浮现眼前，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一个又一个
的竹叶字来。”李云飞说。

除书法外，李云飞的画作也多以竹子为表
现对象。他酷爱竹子，以竹为师长，以竹为知
音。在《度家度语》里，李云飞写道：“竹子清新
自然，愉悦人性，可以使人避免陷入僵化凝滞
与扭曲狭俗，坚守自我更新、大度兼爱之本心；
它中通有节，直立不挠，可以使人规避放纵与
无度，坚守持度守正之本心；它卓尔不群，唯为
大雅，可以使人抛弃庸俗，坚守归真自适之本
心；它纹理清晰，可以使人辨别是非，坚守明理
自觉之本心；它直上云霄，可以使人解除自我
封闭与消极悲观，坚守境界高远、志天光明之
本心；它动静合一，历冰雪而繁茂，经风雨而潇
洒，可以使人达观向上，坚守平衡自适于万物
之本心。”

李云飞对书法、绘画有独到的见解。他认
为，许多人对书法绘画艺术有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期求成为名家；二是认为只有通过临摹才
能学好书画；三是缺乏亲自尝试的勇气。书法
绘画要想走出误区，就必须要创新。一个人之
所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关键在于个性，书画
艺术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一味临摹别人的东
西，实际上是在抹杀自己的创造性。

将度学运用于科协工作

李云飞随时随地把度学思想运用到科协的
工作中。他认为科协的工作应立足四个方面，
一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二是推动科技与经济
结合，促进区域自主创新；三是为区委、区政府
的决策提供科学的建议和科学的论证；四是维
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科普是科协的“主业”，也是一项长期、艰巨
的工作。李云飞很重视科普过程中人的自主性
与能动性。度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在于发现自
我，即：人性的自我开发、自我管理。李云飞认
为科普的最终目的是使公民更加重视自身科学
素质的提高，并将其变为一种自觉行为，从而
实现自身人性的张扬和舒展，提高自身的创新
能力和创造激情。

从这一点出发，李云飞常常强调人文关怀
与文化视野。他认为，应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

人文关怀，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利益表达机
制；同时也应该通过多种人性化方式，建立区
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构、高新技术企
业与市区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

李云飞强调以文化的眼光理解科学，从文
化的角度定位科学。他认为，中关村应该打造
科学文化品牌，创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他曾建议将海淀
公园建设成科学文化公园，在全区主要大街、
显著地带建立科学家雕塑。

2009 年，由李云飞创意，在中关村建立了
一座“科学之光———科学家手印手迹墙”，上面
有 64位院士的铜铸手印、手迹及科学家名言，
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去参观。谈到这件事，
李云飞略带得意地说，这是他到海淀区工作以
来做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之一。

度学的宗旨之一是追求万物共生、共存，以
系统整体的高级状态运行。李云飞把这一思想
运用到工作中，强调各方科普资源的整合，形
成合力，共同推动科普事业。

李云飞认为，应积极组织动员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普力量和科普资
源，建立科普大联盟，就科普规划、科普设施建
设等重大问题加强统筹协作。建立区域性科普
信息平台，编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高新技
术企业对公众开放的“开放日”系统工程，并建
立长效机制。

从度学出发，李云飞对创新也有独到的认
识。他说，人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要善于
自新，自新的方式之一就是创新。因此他非常
鼓励人们积极进行创造发明。他认为，展示创
造发明，把创造发明转化为现实，是愉悦人性
的方式之一，有利于激发全民的创新活力。
在李云飞的推动下，海淀科协努力创造一

种全新的科协文化，即：以科协组织为文化创
造主体和影响力主体，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
核心价值，以整合社会各界人、才、物等资源为
载体，以满足人民群众科学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来推动科普事业的动态过程；同时致力于增强
海淀科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使海淀
科协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从而更进一步提高
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

李云飞认为，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新的大

调整、大变革时期。各国都在依靠科学技术创
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的争夺。我们如果
能够顺应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公理、保持自然
的动态平衡，将对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强国和
文化大国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强大的中国需
要大哲学、大文化、大智慧。”李云飞说。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李云飞告诉记者，由他

倡议、海淀科协主办的首届中关村“奇思妙想”博
览会将于今年举行，届时将展示科技团体、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和社会公众在改善科技民生、保
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好创意、好设计、好发明。
李云飞微笑着，似乎在憧憬着中关村、海淀

区科技文化繁荣的未来景象。

人物介绍：

李云飞，北京市海淀区科协常务副主席，哲
学家，书画家，度学创立者。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2004年获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
位。曾任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升乡
党委副书记，香山街道、中关村街道党工委书记，
海淀区委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海淀区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海淀区委常
委、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职。哲学专著有《度》、《度
家度语》、《度学》、《度经》。书法专著有《度知墨
迹》。


